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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失败考验的中国

军队指挥员们从来不怕失败。
在经历最初几天的混乱后，中
国军队很快就稳住了阵脚。

5月27日23时，彭德怀致

电毛泽东，完全同意他所提出
的“零敲牛皮糖”的作战方针，
并如实电告前方被动局面。要

求第三番部队提前入朝，以防
止局势恶化和打开目前局面。
为便于联系各野战军部队，提
请增加陈赓为志愿军第二副司
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

次日，彭德怀致电各兵团
各军并报中央军委：

一、此次我军转移中，敌
乘我疲劳和运输困难，利用飞
机和机械化部队对我猛追，迄
今仍未阻止这种猛追。虽然我

军疲劳、供应困难，但作战指
挥却存在着严重缺点。对公路
未控制足够兵力和火力，而高
级指挥机关过早离开部队，使
建制也紊乱。

二、各部队必须就地坚决
阻止敌人冒进，按各兵团作战

分界线确实控制阵地。各军首
长必须亲自检查左右邻接合
部，沟通电话，组织运粮和转
运伤员。如随便放敌进入我纵
深阵地，定加制裁。

为稳定局势，争取主动，

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部分军
停止休整计划，立即转入防
御。在西线和中线，第六十五
军、第十五军和第二十军首先
在三串里、芝浦里、广德山、乃
实里、名胜洞一线形成连续防
线，随即，朝鲜人民军第五、第

三军团也在杨口以东至东海
岸形成连续防线，拦住了正准
备迅速占领铁原金化地区，以
切断中朝军队东线主力向西
北转移的美第一军部队。

28日至30日，第六十五

军和第二十军分别对进占涟
川以南地区之敌和进占华川

地区之敌实施有力的反突击，
第六十五军第一九三师第五
七七团攻占233.2高地，歼灭
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一部，第
二十军第五十八师收复华川。

与此同时，第十五军则在
第六十五军和第二十军之间

金化以南昌芝浦里地区角购
屹峰、广德山、鸣城山、朴达峰
一线正面17公里、纵深约19
公里地区展开，与疯狂北进之
敌展开激战。

争强好胜的秦基伟掉头
转身，杀了一个回马枪。秦基

伟是在北移途中接到志司命
令的。第十五军在第二阶段作
战是第一梯队，冲在最前面。
回撤时，虽然是提前转移，形
势依然很严峻。但军长秦基伟
心中很有数。

撤退那天，第十五军报话机

全部开通，秦基伟一个团一个团
把团长叫出来，了解情况，发布
命令。为怕后勤分队拖后腿，还
让参谋长张蕴钰亲自去组织行
动。办法也很简单，一个紧急集
合，点完名后，一个“向右转”，
一溜小跑就离开了驻地。

“火烧眉毛时，人撤出去
就是胜利，坛坛罐罐就顾不上
了。”多年后，秦基伟在回忆
录中写道，“实践证明这一手
很厉害。如果不这样，光下达
个转移命令，后勤同志这也舍
不得丢，那也舍不得扔，磨磨

蹭蹭到最后，不仅东西保不
住，人也很难脱身了。”

什么叫果断，这就叫果
断！第十五军部队在后撤中基
本上没吃什么亏。29日，顺利
撤出的第十五军刚走到半路，
就被志司的一纸电令给叫住

了。彭德怀还亲自跟秦基伟通
话：“秦基伟，有不明之敌已
进至永平东南之梁文里、机山
里，你得给我顶住！”
“老总，要顶多久？”这是

运动防御，秦基伟要问清时限。
“七至十天怎么样？”彭

德怀给了个机动数。
“我至少顶十天！”秦基

伟想也没想就选择了上限。他
心里明白，敌人大军压境，攻
势焦点集中，要坚持10天绝
非易事。不过，全军都知道，这
是个紧急关头。

这就是士气！29日，第十
五军全军在预定防御地段成
三线配置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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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苏桐警官开车来接我

与导师的。因为导师曾协助过
警方破过几件变态杀人狂案，
后来就顺理成章变成了警方
幕后顾问，每当碰到涉及精神
领域方面的案件时，警方就会
请他协助。这一次不知道又是
什么样变态的案件？

我与导师随着苏警官到
了住院部五楼，一间病房门口
前站着一位警员。推门进去，
里面已有两个警察，跟苏警官
互相打着招呼。我的目光被床
上的人吸引住了，她就是张逸
文的小保姆，脸上的泪水鼻涕

已擦掉了，小脸的腮帮子绷得
紧紧的，两只手曲肘握拳，紧
紧地护在胸前。

导师翻开她的眼皮看了
一眼，小保姆的眼睛跟着上

转，瞳孔正常。导师皱起眉头，
对苏警官说：“急性精神创
伤，你们应该请医生先对她进
行精神和药物治疗后再问口
供，何必急在一时。”
“罗教授，你有所不知，

我们已找到张逸文老师死
亡的原因，太不可思议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取得她的
口供……”

导师点点头，对我使了使
眼色，我会意地拉上房间的
窗帘。两个警员打开笔记本，

准备记录口供。我扶着小保
姆（她叫阿蓉）在床上平躺
下来，她目光还是直直的，手
臂依然团在胸前，好像在抵
挡什么。

必须对患者进行催眠治
疗了。导师两手心相抵，互相
摩擦几分钟，直到手心发热，
才将手掌心贴在阿蓉的额头，
顺着脸颊方向到双手，缓慢均
匀地移动，反复地移动。一边
移动，导师一边对着阿蓉说

话，声音低沉、柔和而明确：

“这里没有打扰你的东西
……除了我说话的声音……

你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
不见……你的眼睛开始疲倦了
……眼皮开始沉重了……”说
到这里时，阿蓉直直的眼神开
始涣散，无力地眨动了几下眼
睛，渐渐地合上了双眼。

阿蓉一直团在胸前的紧

握成拳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张
开，慢慢地，她进入了深度催

眠状态。
“今天上午的太阳很

好……那时你在做什么呢？”

“吃完了早餐，文姐在客

厅的沙发上看报纸，我在厨房
里洗碗碟，后来电话响了，一

直在响。我觉得好奇怪，文姐
为什么不接电话呢？我放下抹
布，往客厅走去，文姐还坐在
沙发上，低着头。她忽然抬起
了头，好可怕，她的眼睛是血
红色的，我吓了一大跳，靠在
墙上不敢动。文姐缓缓地站了

起来，双手扼着自己的脖子，
嘴巴张得很大……” 说到这
里，阿蓉的眼球急速地转动，
本来平放在身旁的双手忽然
举到脖子上，紧紧地扼住自己
的脖子。

当时，我的头脑有点发

蒙，不明白她为什么用这么
真实的动作，深度催眠状态
下是不可能有自主意识的。
导师也愣住了，他的催眠技
术很高超，从来没有失过手。
片刻的迟疑，我们同时意识
到不妙，导师急急地说：“好

了，你现在很累了，可以好好
睡一觉了……”

蓦然，她睁开了眼睛，眼
球血丝纵横交错，发出骇人的
光芒。与此同时，嘴巴张得极
大，咯咯咯地响着。天！老鼠！

那一刻，已不是震骇两字

可以概括。阿蓉已经死了，眼
睛瞪得极大，好似一个巨大的
句号。苏警官伸出手指在她鼻
孔处试了试，然后扯过被单将
她盖住。接着看看我，又看看
导师，说：“两位，希望你们保
守秘密，否则会在整个城市甚

至全国引起大骚动的。”
导师点点头，“明白，那

么，张老师也是这个死因
了？”
“应该是的。法医打开张

老师胸腔，发现肺部被某种
不知道的东西咬了一个洞

时，就觉得不寻常，所以我们
迫切需要阿蓉的口供，真的
没想到，居然是老鼠，它是怎
么进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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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院两天后，小西爸就

催女儿、儿子上班去。老伴在
的时候，最反对子女因为私
事耽误工作，他这么做也是
秉承老伴的遗愿。

又过了些日子，小西去
何建国公司找何建国，事先
没给他打电话说她要来，不

想打这个电话，不想弄得这
么正式。这是小西头一次来
何建国的总监办公室。办公
室不是特别大，办公家具也
不是特别豪华，但却不知从
什么地方散发出一种此处是
重要位置的信息———当然这

也许是小西的心理作用。何
建国忙着亲自为小西倒水泡
茶，请小西坐在他办公桌后
的转椅上，自己则拖把别的
椅子坐到了她的对面。屋子
里静下来了。有一会儿没话。
都急着说话，越急越找不到

话说。何建国只好又说一遍
“小西，喝茶”。小西端起杯
子送到嘴边喝了一大口，何
建国提醒：“小心！烫！”但晚

了，小西已被烫到了，水洒了
一桌子。二人抽餐巾纸争着
擦，手和手相碰，又讪讪缩
回，各自坐下。

这天何总监不仅上午没
安排事情，下午也没有，晚上
也没有。晚上，他请她吃的
饭。这一天里，主要是他在向
对方检讨，检讨属于他这方
面的所有过错。翻来覆去，情

真意切，越发令小西不解。
“你都知道是错为什么

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犯？”
“总觉得他们在农村受

穷，我一个人在 北 京 享
福———”
“建国，他们在农村受穷

不是你的错。我个人认为，抓
阄是一个再公平不过的方
法，你抓到了，你哥没有抓

到，这就是命。”
当时他们正坐在一家中

档餐厅靠窗的两人餐桌前，
面对面。何建国听小西说完
这番话后许久没有话说，思
想斗争激烈，拿不定主意要
不要把深藏于心十几年、在
这个世界上除他之外就没有
第二个人知道的事情说出

来。小西默默看着他，绝不再
催，本能感觉到了他心中有
事。何建国躲开这目光，把脸
扭向窗外。刹那间，那刀刻斧
凿般的一幕在脑海中再现：
农村的土炕，何建成何建国

相对而坐，爹坐中间。
何建国何建成同时抬

头，目光不期而遇，又迅疾闪
开。这时听爹又说：“都是我
的儿子，可我只能供得起一
个，让谁上不让谁上，还是抓
阄吧！”何建国看哥哥一眼，
哥哥也正在看他，两个人相
对点了点头。接着，他几乎是

凭 着 本 能———求 生 的 本
能———高声说他来制阄，跳
下炕找纸找笔。爹在他身后
嘱咐：“一个写上 ‘不上’，
一个写上‘上’！”

何建国把一张纸一撕两
半，先在其中的一半纸上写

下了“不上”，又拿过另一半
纸，犹豫不到一秒，便果断地
也写下了“不上”，再接下来
的动作迅速流畅一气呵成，
把两张纸团成一团，交给了
炕中间的爹，自己同时迈腿
上了炕。爹把手里的两个阄

放到了两个儿子中间的炕
上。“抓吧。”都没有动。爹
催：“抓啊！”何建国开口了：
“哥是哥，哥先抓。”爹点点
头同意，“建成，抓！”何建成
伸出手去，那手微微有一点
儿抖———一抓定终身啊———

最终眼一闭，抓起了一个，看
了看，交给了父亲。建国爹展
开纸看了一眼，半天没有说
话。这时何建国迅速抓起剩
下的那个阄，紧紧攥在了手
心里。与此同时，爹开口了：
“建成，让你弟去上吧！”

泪水顺着何建国的脸滚
滚流下。小西看着他，惊讶到
了极点。“他们谁也没有要
看我的阄，谁也没想到我会
这么做……小西，现在你该
明白了吧？我为什么对我们
家尤其是我哥，说一不二百

依百顺，用你的话说，是没有
原则地顺从袒护。那是因为
我偷了我哥的人生！”

小西彻底理解了何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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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脱离母亲独立生活

的渴望日益壮大。于是我鼓
起勇气告诉她我要找房子搬
出去住，母亲听完了我的话，
闪电眉高高挑起，语带威胁
地说：“怎么啦？你这个不孝
的东西，老太婆已经让你嫌
透了是不是？要找房子可以，

五分钟远的路程之内你要是
能找到一幢合适的房子，我
就出钱给你买下来。”我知
道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视线
范围，但是我去意已定。那个
周末，就在五分钟路程还不
到的四维路巷弄内，有一家

小型建设公司正在促销一幢
八层楼的公寓，我经过时看
见他们的样品屋，室内的格
局、采光和建材都不错，我心
里禁不住暗自呐喊：“真是
天助我也。”

一年之后我搬进了采庐，

正式过起独立自主的生活，我
的零用钱从两万元涨到了四
万元。三十六年拱手让出自主
权的日子终于结束。我疲惫的
身心正在逐渐康复时，另一波
的考验再度降临。

翠英与我进行了两个多

月的翻译工作，感觉身体需
要一些运动，尤其是想游泳，
于是我们加入了某个健身俱
乐部，开始强迫自己固定地
锻炼身体。某天下午我们在
一间咖啡厅里喝饮料，听见
隔壁桌有两位男士在说话，

其中一个人的声音特别耳
熟。不久走进来一位男士，我
仔细一看，此人是我前阵子

才认识的朋友。他一边和我寒
暄，一边与隔壁桌的人打招
呼，原来他们是朋友，很自然
的，大家便聚到我们这桌开始
聊起天来。那位声音令我耳熟
的男士坐在我的正对面，一副

唇红齿白的书生模样。
眼前的这位男士年龄应

该比我小一些，不知道他的职
业是什么……我正在这么想

着，他突然笑着对我说前两天
他才到书店买书，意外地发现
了《般若之旅》，因为是我翻
译的，便将它买了下来。再继
续谈下去，这小子居然已经开
窍得令我生起了较量之心，我
开始对他刮目相看。翠英早已
提前离去，傍晚时分他开车送
我回家，途中他直截了当地对
我说：“你不觉得我们之间有

一种感觉吗？”我告诉他我的
心很开放，这种感觉很容易就

产生了，但不一定是男女之间
的吸引力。

自从那次见面之后，他
每天固定地打一通电话来问
候我，不久便开始登门造访。
他登门造访的态度也像是到

了老朋友家似的，最妙的是，
不容易与人自来熟的翠英竟
然也很快地接纳了他。我坐
在那张超大型的长书桌前翻
译，他就坐在对面看书或与
我谈话；我用“谈话”二字是
因为我们很少聊天。我们对

闲话家常都不感兴趣，要谈
就直接进入最根本的主题。

从二十岁开始就有不计
其数的已婚男士向我展开追
求的攻势，但我一直没有真
正介入过婚外情。但是他的
幽默、柔软、善于互动以及和
我志同道合的追寻，使我无

法以一贯应付已婚男士的冷
漠态度把他挡在墙外，就这
样顺着情势的发展，我正式
地成为他婚外情的第三者。

我们的关系进行了一两

个月后，他开始压抑不住自己
的冲动，有时一个晚上从家里
跑出来两三回，只为了打电话
给我。他的冲动让我产生了省
思，我很直接地对他说：“这
个关系要是继续下去，结果一
定是天下大乱。”我问他到底

还想不想要他的婚姻了？我们
的关系究竟是真的有爱，还是
一种逃避网路？如果他下定决
心离婚，我们也许可以过得蛮

愉快的，他甚至连工作都不需
要做，两个人到处去旅行，逍
遥度日。然而这就解脱了吗？

他狠得下心抛家弃子吗？他
能不产生矛盾吗？这些问题
令他的眼泪开始泉涌，他沉
思了一会儿，很老实地说他
不可能做得出这样的事。


